
吴文店里新进了一款鞋，名叫初

雪，因为寓意纯洁，卖得特别火。他刚

送走一拨客人，正在归拢客人试穿的几

双鞋，就见王红带着两个女的走了进

来，他忙起身迎接，“姐，你们来了。”

王红说：“听说进了不少新货，今天

才有空过来，我还带了两个闺蜜过来，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鞋子。”她边说边环

顾着店面，“嚯，这么多啊，眼睛都看不

过来了。”

“这些都是新款，三位姐姐，你们慢

慢看，慢慢挑。”他说完，转身去给来客

倒水。

吴文用托盘端着三杯水出来的时

候，王红已经抓起一双白色高跟鞋在试

穿了，“怎么样，好看吗？”只见她双手撩

起长裙摆，对着镜子，身子转过来转过

去地看。

吴文说：“姐，你真有品位，这是我

们店里卖得最好的鞋，名号也别致，叫

初雪。37码就剩这一双了。”

“哦，就只剩一双了？喂，小霞、丽

敏，你们俩看看，好看吗？”王红流露出

一脸惬意。

那个叫小霞的长得有点胖，年纪

看起来也显得最大，只见她一个劲地

点头，说：“挺好看的，挺配你这身衣

服的。”

“丽敏，你觉得呢？”王红转头望向

丽敏。

叫丽敏的女人是三个中最时髦的，

扎着高马尾，耳朵上那对大耳环特别扎

眼。只见她拿起鞋架上的标签看了看，

又放回去，然后撇撇嘴，甩了下头，那对

大耳环也摇摆起来，说：“不好看，丑死

了，快脱了吧。”

王红咧起来的嘴角稍微往里收了

收。吴文见状，拿起标签说：“这款鞋子

为什么叫初雪？就因为它如云似月，素

净无瑕，低调又有质感。”

吴文目光缓缓从三个人的脸上掠

过，最后停留在王红的脸上，“鞋子呢，

舒适度是第一位的，姐，你有没有一种

踩在雪上的感觉？”

王红点点头，穿着鞋来来回回走了

两圈，“软软的，挺舒服的。”

吴文扶了扶眼镜，“这鞋子啊，不仅

舒服，上脚还好看。”

小霞也一直点头，说：“嗯嗯，我也

觉得好看。”

“这鞋啊，将纯洁藏于细节，把高贵

写进行走的每一步，尽显你的温婉大

气。”吴文指着墙上的宣传画，逐字念着

广告语，眼睛有意无意地扫向旁边跷着

二郎腿的丽敏。

丽敏“噔”地站起来，翻了个白眼，

说：“你们都说好看，你们有眼光，就我

的审美不行，比不上你们，行了吧？”

王红脸一沉，说：“丽敏，你说啥

呢？我们在说鞋呢，又没说你。”

丽敏把包往肩上一挎，说：“丑死

了，快脱下来吧。”又抬手看看手表，“快

走吧，你们不走，我走了，我还有事呢。”

说完，扭头就往店外走。

王红拉起小霞赶紧去追，边走边回

头冲吴文说：“这鞋你先给我留着，我过

后再来。”

半个多小时后，吴文发现丽敏突然

又回来了。她直冲冲地走进来，说：“那

双初雪，我要了。”

“你不是嫌丑吗？”吴文一脸惊讶。

“我是说王红穿着丑，我穿呀，就不

一样了。快，拿出来。”

吴文犹豫着从柜子里拿出鞋盒，慢

悠悠地把鞋子拿出来，丽敏一把抢过

来，脱了鞋就试，然后站起来走到镜子

前，左照右照、前照后照，还用力地蹬了

两下，大理石地面响亮地回应了两声。

“怎样，好看吧？”

吴文“嗯嗯”应着。

“就它了。我要了。”

“姐，不行啊，初雪就剩这双了，你

如果想要，过两天再来。我已经答应给

你闺蜜留了，做生意要讲诚信的。”

“她交定金了吗？”

“没有。”

“她又没交定金，我又不会差你钱，

卖给谁不是卖啊！”

俩人拉扯间，吴文瞥见玻璃门外，

有客人过来了。他连忙抓起收款枪，

说：“1286元，我扫你。”

“姐，您的小票。”吴文刚把付款小

票递给丽敏，王红就进店了，她看到丽

敏时先是吃了一惊，当看到柜台上的鞋

子时，就有些疑惑了。

“姐，别看了，就是你要留的那双

初雪。”

王红一脸不悦地看着丽敏，说：“丽

敏，你？”

丽敏支支吾吾，吴文看到她把手上

的小票攥成了一团。他抿抿嘴，说：

“姐，你这闺蜜真好啊，这鞋啊，她说是

买来送你的。”

丽敏快速瞪了吴文一眼，脸上堆起

笑容，“啊，是啊，初雪就是，准备买来，

送你的，就想给你一个惊喜。”

“啊？”王红从开始的不快，马上转

为惊喜，她握着丽敏的手说：“真的吗？”

丽敏一时无语，却点了点头。王红

走上前，揽着她的肩膀说：“走，一起吃

晚饭，我请客。”转头又招呼起吴文来，

“你也一起。”

“不好吧，店员请假，我还得看

店呢。”

“你别光顾着挣钱，姐的面子你都

不给了。”

“姐，你看，我这。”吴文抬起右手在

店里划了一圈，“没人看店真不行。”

丽敏小声说：“算了，别叫他了，他

一外人。”

王红犹豫了几秒，说：“走不了另

说，下回别忘了给我们介绍新鞋子。”

吴文说：“那必须的啊。”

作为闺蜜，丽敏或许永远不知道王

红是吴文的表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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嶙峋的石山出息成旅游

点了。

山道修得平整，石阶一级一

级往上铺，两边立着铁栏杆，刷

了绿漆。太阳斜斜地照着，山上

的石头泛着青灰色的光，有些地

方长着薄薄的青苔。

旅游来的人多了，山腰上便

搭起凉亭，摆上长条木凳，供人

歇脚。小尹跟着爸爸，一步一步

往山上走。她刚读学前班，个头

矮矮的，背着个小布包，走得

慢。爸爸走几步就回头等她，有

时伸手拉她一把。

走到山腰，爸爸说歇一

歇。小尹坐在凉亭里的木凳

上，从布包里摸出水壶，喝了两

口。凉亭里还有几个游人，有

的在拍照，有的在吃带来的东

西。山风吹过来，带着草木的

气息，凉丝丝的。

小尹东看看西看看，忽然

瞧见不远处有个人，蹲在一扇

石壁跟前，手里拿着凿子和锤

子，一下一下地敲着。她站起

来，朝那人走过去。爸爸在后

面喊了一声：“别乱跑。”她没

应，还是往前走。

走近了才看清，那是个瘦弱

的石匠。他穿着一身灰扑扑的

衣裳，袖口磨得发毛，领子也洗

得泛了白。人很瘦，颧骨突出

来，眼窝微微凹下去，脸上的皮

肤被日头晒得黑红黑红的。他

的手却稳，指节粗大，握着凿子

的手势既用力又轻巧。锤子落

下去，凿子尖在石面上移一丁点

儿，石屑便细细地迸开来。他不

急不忙，就那么虔诚地打凿着，

仿佛眼前这扇石壁是世上顶要

紧的东西。

小尹站在他身后，不出声

地看着。石匠察觉有人，偏头

望了她一眼，嘴角微微动了一

下，像是笑了笑，又转回去接

着凿。小尹这才注意到，石壁

上已经显出一些线条来了。

那些线条浅浅的，曲曲弯弯

的，凑近了看，隐隐约约能看

出个形状——是一张脸，圆润

润的，眉眼还不太分明，但轮

廓已经有了。再仔细看，肩

头、衣褶的纹路也露了些痕迹

出来。渐渐地，石壁显露出天

使依稀的轨迹。

小尹歪着脑袋看了一会儿，

忽然点着头笑了。她认得这个，

图画书上见过，白白胖胖的小天

使，长着翅膀，笑眯眯的。虽然

石壁上还没有翅膀，但那圆乎乎

的脸蛋，那微微扬起的下巴，就

是天使的模样。

“大叔。”她忍不住开口，“你

怎么知道，天使藏在那里？”

石匠手里的锤子停了一

下。他抬起头，看着小尹，嘴唇

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

回去。他抬手抹了一把额头上

的汗，手指上沾着石粉，在额角

留下几道白印子。支吾半天，他

才慢慢地说：“我镂刻时，她就在

我心里。”

小尹眨眨眼，不太明白这话

的意思，但又觉得这话好听，便

又点了点头。她盯着石壁上的

线条又看了一阵，伸出手指头，

在空中跟着那线条比画了一下，

没敢真的摸上去。

石匠见她这样，便问：“你叫

什么名字？”

“小尹。”

“几岁了？”

“六岁。”小尹伸出两只

手，先比了个五，又加了一根

手指头，觉得不对，重新比了

个六。

石匠点点头，没再问了。他

重新拿起凿子，对准刚才停下的

地方，轻轻敲了一锤。石屑溅开

来，有一小粒蹦到小尹的鞋面

上。她低头看了看，用鞋尖蹭了

蹭，没蹭掉，便不管了。

小尹想了想，又问：“这个天

使要凿多久？”

石匠停下手，端详了一下石

壁，说：“还得一些日子。”

“凿好了会怎么样？”

“不怎么样。”石匠说，“就留

在这里。”

小尹好像对这个回答还算

满意，没有再追问。她又看了一

会儿，忽然说：“你凿得真好看。”

石匠的手顿了一下，没抬

头，声音比刚才轻了些：“谢谢。”

爸爸不知什么时候走过

来了。牵着小尹的手要走，她

的脚底下却还磨磨蹭蹭的。

她一边走一边回头看，石匠蹲

在原处，锤子凿子的声音又响

起来，叮叮，一下接一下。石

壁上的天使在午后的光线里，

轮廓又深了一些，那张圆润润

的脸朝着山道这边，像是在目

送她走。

走出一段路，小尹忽然问

爸爸：“爸爸，天使真的藏在石

头里吗？”

爸爸想了想，说：“石匠师傅

把它凿出来，它就在了。”

小尹琢磨了一下这句话，觉

得和石匠说的不太一样，但好像

又差不多。她没有再问，跟着爸

爸往山上走。

山道拐了一个弯，那叮叮的

凿石声便渐渐听不见了。风吹

过来，满山的树叶沙沙地响，有

几片叶子打着旋儿落下来，落在

石阶上。

小尹踩过一片枯叶，叶子发

出细碎的脆响。她心里却还想

着山腰那边的石匠，想着石壁上

那个还没凿完的天使。

石匠的天使
■符浩勇

周日，从早晨到中午，符兴已经在海

边的沙滩上两次堆起城堡。但都是不到

几分钟就轰然垮塌，这使他非常气馁。他

发誓，再堆一次城堡，再塌，今后就不玩这

个了。

他换了一块有椰子树遮阴的沙地，画

出一个四方形，底层用潮湿的沙子压实，

城堡的地基初具规模；中层夯实沙墙，再

掺入细小的贝壳碎片，增加摩擦力；顶层

是精心筛选的干沙，用来雕刻细节。他从

背包里掏出装满水的喷壶，一边喷水保持

沙子湿润，一边“精雕细琢”。漂亮的城堡

终于屹立在海滩上。他满意地笑着，伸手

向上，比画出剪刀手。

中午，林老师来到海边休闲观光，远

远地看见符兴在做沙雕。她走过去看符

兴的杰作：符兴用树枝从塔楼顶上径直插

下去，作为城堡的旗杆。林老师拍了下符

兴的后背，他一激灵，猛地起身，城堡轰然

垮塌。他回过头来，双眉紧蹙、刚想发火，

但看到是教几何的林老师时，只好压抑怒

火。他狠狠把铲子摔在沙滩上。胸口憋

着一股气，今天沙雕城堡，已经第三次垮

塌了。

“结构不稳定。”林老师仔细地看了看

摊在地上的“城堡”，“重心偏了。”她弯腰

捡起铲子，“你这城堡的城墙是垂直的，底

座又太窄，能不塌吗？”

“可画册里的城堡城墙都是直的啊！”

符兴反驳道，声音带着委屈。

“画册里的城堡有石材支撑，沙子可不

一样。”林老师蹲下来，用手指在沙地上画，

“你看，这是梯形，上窄下宽，和你垂直的长

方形城墙比，哪个更稳？”符兴盯着沙地上

的线条，没说话。林老师又捡起几根树枝，

摆了个三角形，再摆了个四边形，轻轻一

推，四边形立刻散了，三角形却纹丝不动。

“这就是三角形的稳定性，几何里最基础的

原理，我上周讲的课，你还记得吧？”

符兴尴尬了，他抓耳挠腮，根本就想

不起来林老师上周讲的是啥。他不喜欢

数学，一到数学课时，他不是趴桌子上睡

觉，就是在课本上涂鸦。

现在在海滩上，符兴第一次认真听林

老师讲几何。“重新来。”林老师站起身来，

“你把城堡的底座改成正六边形，每条边

受力均匀，比正方形底座更稳。”她指导着

符兴，“你把城墙做成上窄下宽的梯形，压

力会顺着斜面分散到地基上，就像金字塔

一样。”

当城墙堆到半米高时，符兴停住了，

他想加个拱门，可在此之前试了好几次，

一挖拱门的洞，城墙就会塌。“老师，拱门

怎么才能不塌啊？”他感到很困惑。

林老师又蹲下来，在沙地上画了个半

圆：“拱门的秘密在拱券结构。你看，每个

石块都是楔形的，它们相互挤压，合力指

向中心，这就是几何里的‘向心力平衡’。”

她让符兴把拱门位置的湿沙，做成一个个

小楔形沙块，从两侧向中间拼接，当最后

一块“拱心石”嵌进去时，原本松软的沙质

拱门竟然稳稳地立住了，没有丝毫晃动。

符兴涌起一阵狂喜，可没等他高兴多

久，麻烦又来了。他想在城墙上方堆两层

塔楼，可刚把第一层塔楼的沙堆上去，底层

的梯形城墙就开始微微倾斜。“不好，要

倒！”符兴慌得想去扶，却被林老师拦住了。

“别急，这是重心偏移了。”林老师指

着塔楼的位置，“你看，塔楼的中心没有和

底座的中心对齐，重量都压在一侧，城墙

自然撑不住。几何里说‘重心垂直于支撑

面’，你得把塔楼建在正六边形底座的中

心线上。”

符兴赶紧用铲子把塔楼的沙往中间

挪，按照林老师教的方法，用一根小木棍

从底座中心垂直向上量，确保塔楼的每一

层都和底座中心对齐。这次他还在塔楼

四周加了四个三角形的支撑柱，“三角形

稳定性再次发挥作用了。”林老师在一旁

笑着说。

晚霞映红海面时，一座沙雕城堡终于

矗立在沙滩上。正六边形的底座坚实稳

固，梯形城墙笔直挺拔，中间的拱门圆润

流畅，两层塔楼稳稳地坐落在中心，符兴

用牙签镶嵌正三角形的窗户，既好看又能

增强墙体稳定性。

符兴挠了挠头，看向身边的林老师，

脸上满是敬佩：“您教我的几何原理太有

用了，它使我深刻认识了学习的意义。”

林老师拍了拍他的肩：“几何不是纸

上的线条，是生活里的规律。不管是建筑

还是你的沙雕，都离不开这些原理：三角

形是世界上最稳定的结构，拱形能把压力

转化为美，重心法则主宰着一切平衡。”

符兴忽然理解了林老师说的“几何不

是关于图形，而是关于关系……”

■莺歌海几何支撑的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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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青下班到家，桂香正捂着手坐在沙

发里。

桌上摆着几样菜，红烧牛肉、青椒炒

肉丝、豆腐羹等，都是广青爱吃的。他嗅

了嗅鼻子，脱下外套，这才发现妻子坐在

沙发里，一脸痛苦的神情。

“怎么了？”广青问。

“炸鸡翅的时候，被油烫着了。”桂香说。

十几分钟前，桂香在厨房炸鸡翅。锅

里的油很热，鸡翅刚放进去，“啪”一下，油

就溅了起来。滚烫的油溅到桂香的手上，

立刻起了泡子，疼得她龇牙咧嘴。

“怎么这么不小心？”广青的语气有些

抱怨。

他今天心情不好，刚挨过领导的批评。

事实上，这两年，广青的心情一直都

不算好。四十多岁的人，正处在“上有老，

下有小”的节骨眼上。父母年岁大了，像

是用旧了的机器，身体时不时地出问题，

每次他都要往医院跑。两个孩子也渐渐

大了，一个上初中，另一个上小学。两人

上的是私立学校，除了高额的学费，每天

还要人接送。为了照应家里，桂香不得不

辞了职，现在仅靠广青一人的工资维持家

计，他们的日子过得有点紧。

桂香没察觉出广青语气中的变化，这

个男人平时说话总是硬邦邦的。

桂香说：“你去给我买盒烫伤膏吧。”

小区紧邻大街，出大门往右一拐，就

有家药店，来回不会超过十分钟。

让桂香没想到的是，广青忽然吼了起

来：“你自己不能去啊，就两步远的距离。

油溅到手上，能疼成什么样？我整天上班

不累吗？在单位有做不完的事情，回到家

屁股还没落下来，饭也没吃上一口，你就

叫我做这做那……”

广青的嗓门越来越大，脸色也涨得越

来越红。

桂香蒙了，她不知道广青为什么突然

发火。但她知道，自己的男人活得不容易。

桂香没有接话，再说下去，就得吵架

了。她站起身，默默地开了门，自己到药

店买了盒烫伤膏。

桂香的伤，过了很久才好。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日子像温汤水，不

冷不热地向前淌着，渐渐冲淡了一些印记。

春意渐浓的时候，有一天，广青和朋

友去野外钓鱼。那天天气很好，微风拂

面，鱼儿频频咬钩，几个人满载而归。

广青很开心，晚上，他亲自下厨烧鱼。

锅里的油很热，鲫鱼刚放进去，“啪”一

下，油就溅了起来。滚烫的油溅到广青的

手上，立刻起了泡子，疼得他大声叫起来。

“怎么了？”坐在沙发里的桂香关切

地问。

“被油烫着了。”广青说。

桂香迅速起身，跑到厨房里关掉煤

气，然后对广青说：“你先忍一会，我去给

你买盒烫伤膏。”

广青愣住了。一瞬间，他好像记起了

什么。

门已经打开，桂香“咚咚咚”地下

了楼。

广青的伤，很快就好了。

■葛会渠买药初雪
■陈小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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